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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阿卡拉特來到納漢圖之時

阿卡拉特與狼的傳奇從此開始。

只有遊走生死交界的人才知曉故事的實情。那是我們

的歷史。由我們的先人代代相傳，由阿卡拉特的忠實門徒親

眼見證的故事。故事在納漢圖的魂靈師之間口耳相傳，不分

叢林的安巴魯族和平原的特干澤族，大家都傳承了同樣的智

慧。許多人早已遺忘這個故事，讓有機可乘的邪惡分子為了

自尊和野心扭曲其中的寓意。

仔細聽，納漢圖之子。仔細聽，聖休亞瑞的一切後裔。

聆聽阿卡拉特的真實故事。聽吧，自詡高人一等的聖光信

徒、違背阿卡拉特意願的反賊。聽吧，鋪陳聖光坦途、卻又

假奉阿卡拉特的名義圖謀私利的毛賊。聽取真相，不受待見

的僕從，莫讓憎恨吞噬你的心靈。

當阿卡拉特來到納漢圖之時，並沒有引起轟動。他走在

庫拉斯特的街道上，雖然沒有垃圾朝他飛來，但同樣沒有讚

揚的歡聲笑語對他示好。根本沒有人期待他的到來。所有預

言都不曾提及這個名字。就算真有這麼一個預言，當時也沒

有人相信，因為在那個時代，納漢圖的人民已心如死灰。一

場疾病肆虐大地。茂密的叢林和富饒的平原相繼淪陷。飛禽

走獸愈發兇猛。這場腐化根深蒂固，如同潰傷般不斷惡化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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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隨著災疫的種子萌芽，腐敗的大地化為毒害的溫床。就

連最溫馴的動物也在荒疫的影響下變得嗜血。紅樹林凋敝變

質，大平原焦灼不毛。納漢圖彷彿遭到了詛咒，人民飽受摧

殘，挨餓絕望。

許多安巴魯人逃離這場浩劫，前往遙遠陌生的異地避

難。出海的難民之中包括阿卡拉特的母親，後來她到了仙塞

與當地人結合，生下了阿卡拉特。因此他來到納漢圖，也算

是某種層面上的葉落歸根。

跟著他的還有慈悲為懷的伊絲維特，也就是當今人稱

阿卡拉特的頭號門徒。兩人之間有著長年的交情，自幼便情

同手足。當阿卡拉特離開仙塞時，伊絲維特二話不說打包跟

上，此後更是一路奉陪來到卡基斯坦，足見兩人感情之深

厚。與阿卡拉特和伊絲維特一同結伴前往納漢圖的還有另外

三人：地圖繪師艾達文、聰慧的伊斯塔貝拉和頑固的古伊

拉。

五人一起跨越了壯闊的艾金鐵克河，卡基斯坦的沙漠景

色逐漸變成草木叢生的納漢圖。隨著小船緩緩靠岸，水面開

始變得混濁不清，發出刺鼻惡臭，仿佛像是被暗影和血液浸

染了一樣。阿卡拉特手中握著一塊小玉雕，那是他從仙塞帶

走的少數幾件物品之一。翠玉在深邃的叢林和斜陽對比之下

顯得稍微黯淡，他將雕像緊緊握在胸前。

「師尊？」艾達文開口道。

阿卡拉特以不厭其煩的口吻回應。「說過好多次了，艾

達文。我不是什麼『師尊』。你我都是追尋聖光的同路人。

」

艾達文搖搖頭。「這個自然。請原諒我，師尊。」

阿卡拉特嘆了一口氣，望向他的門徒。「有問題就問

吧。」

「您手裡拿著的是什麼？」

船上的其他人停下手中船槳，不發一語。伊斯塔貝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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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想問這塊玉雕的事了，古伊拉同樣也是，但兩人都不敢

唐突冒犯。伊絲維特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不過她想要看看

阿卡拉特怎麼回答。

「這是我母親的東西。」阿卡拉特終於說道。「離開

仙塞後，我時刻將玉雕帶在身上，希望有朝一日能以這種形

式將我母親帶回故鄉。」他的目光投向沼澤。「現在我人來

了，卻才明白自己並不希望母親目睹這裡發生的一切。」

「疾病在叢林裡蔓延。」伊斯塔貝拉說道。「卡爾蒂姆

的市井都在流傳。說是這裡的居民自作自受，所以才遭到詛

咒。我一直認為這都不過是無知的迷信罷了。」

「恐怕你說的沒錯。」伊絲維特說道。「我父親常說迷

信的人不去怪疾病，反而怪起生病的人。」

「一針見血。」阿卡拉特一邊說著，一邊將玉雕收起。

小船停在岸邊，眾人紛紛走下。門徒們前腳還沒踏進沼

地，心中已經萌生了怯意。一道令人窒息的瘴氣鋪天蓋地襲

來，他們每吸一口氣仿佛都要將心臟給活生生擠出來似地。

一行人逐漸感到體力不支，心頭上有一股重擔揮之不去，整

座叢林都在抗拒他們到來。眾人如陷泥淖，一個個垂頭喪

氣。唯有阿卡拉特仍昂首闊步走在前方。門徒們試圖跟上，

奈何實在是窒礙難行。

阿卡拉特注意到了他們的煎熬。他見到了他們舉步維艱

的窘態。於是他示意他們停下。他坐在一根腐木上，接著脫

下鞋子，令門徒一頭霧水。「一個村子裡做醫生的，手能不

沾血嗎？」他問。

門徒們瞄了瞄彼此，異口同聲答道：「不能。」

「確實。」阿卡拉特微笑道。「這樣的人想必醫術不怎

麼高明。我不會信任一個雙手乾乾淨淨的醫生。」說著說著

他站起身來，光著腳走進骯髒的爛泥中，門徒們見狀大驚失

色。「一名醫生想要縫合傷口、清理創傷、減緩高燒和染疫

症狀，勢必得接觸病源。我還不清楚是什麼樣的邪惡肆虐這



「疾病在叢林裡蔓延。」伊

斯塔貝拉說道。「卡爾蒂姆

的市井都在流傳。說是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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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大地，但我想起伊絲維特父親的睿智，還記得這片土壤並

不邪惡。」他來回踱步，像個頑童般反覆將腳插進泥土。「

每當我的腳底碰觸到聖休亞瑞的土地，都能感受到聖光就在

其中。聖光與我同在，就算在這片絕處逆境也是。你們何嘗

不是如此。所以一定要用心感受。」

「我可以不要脫鞋嗎？」艾達文問道，惹得眾人忍俊不

禁。

「當然可以。」阿卡拉特微笑道。穿著鞋子也不會遮蔽

聖光閃耀，聖光本就在我們每個人心中。

門徒們開始靜下心來。他們尋覓心中的光明，藉著那道

光輝找到了納漢圖的聖光。他們見到聖光本該像溪水川流不

息，但似乎有某種盤根錯節的汙穢堵死了河道。

「你們看見了嗎？」阿卡拉特向門徒問道。「你們明白

我們來到此地的原因，還有我們的使命了嗎？」

「明白。」伊斯塔貝拉、艾達文和古伊拉答道。

但伊絲維特卻說：「我感到事有蹊蹺。好像不太對勁。

這裡的聖光不太一樣。仿佛一片深不見底的海洋，而我們只

是航過表面而已。」

阿卡拉特點頭。「可能因為你父親和我母親一樣，都來

自納漢圖，所以我也有同樣的感受。然而我沒辦法參透其中

的意涵。從前有許多問題我可以應答如流，但來到此地後恐

怕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走吧。」

於是在他的帶領下，一行人深入叢林。他們盡力尋路，

但每一條小徑走到最後無一不隱沒在滋長的藤蔓和多變的地

形間。沼澤和無法穿行的密林在每一條路的終點等待著，迫

使一行人不得不返回原路，另覓途徑。

艾達文一時氣惱，嘟嚷著：「乾脆我來畫地圖，省得以

後有旅人在這裡迷路。」

「你確實很有本事。」阿卡拉特說道。「但這片土地

變化萬千、高深莫測，你恐怕得改個沒完沒了，永遠都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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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他們周遭的水面下不時有生物探頭呼氣，隨即一閃即

逝。眾人不敢大意，因此躲藏在浮沫底下的大傢伙始終沒有

現身，只偶爾激起幾片水花。蚊蠅停在他們的臉和脖子上大

快朵頤。大蜘蛛的網在他們頭頂的枝葉間無限延伸。從遙遠

的彼方傳來野獸的嚎叫聲，以及獵物臨死前的哀鳴。腳下的

土地並不友善，前方道阻且長。門徒們仍然感覺得到邪惡的

氣息陰魂不散，但聖光支持著他們。納漢圖支持著他們。

太陽很快隱沒在叢林頂冠，夜晚迅速降臨，門徒們從

未見過如此純然的黑暗。眼前伸手不見五指。一行人原本期

盼能在入夜前找到城鎮或村莊歇腳，心知在荒野中過夜有多

麼危險。伊斯塔貝拉點燃火炬供眾人繼續前行，但還沒走多

遠，一大群恐怖的齧齒生物突然殺了出來。

這群生物從樹叢間竄出，體型巨大如狗，粗壯的口鼻嘶

聲垂涎。

就在牠們的爪牙即將襲向門徒之際，阿卡拉特大喝一

聲：「退下！」

他氣魄蓋世，有如聖光加身，畜生們停下腳步不知所

措，但惡膽仍在，仍未放棄攻擊。門徒們把握這片刻的空

檔，連忙回神應戰。

在過去那段日子裡，艾達文弓不離身。伊斯塔貝拉仍然

袖裡藏刀，那是她在遇見阿卡拉特前行竊多年的老習慣了。

古伊拉手持法師家族代代相傳的法杖接戰。伊絲維特揮舞著

一把前端做成太陽形狀的黃金釘鎚。阿卡拉特施展聖光，拿

出焰形劍作戰。畜生們鼓起勇氣發動攻擊，然而眼前的獵

物早已做好禦敵準備。艾達文百發百中。伊斯塔貝拉刀若遊

龍。古伊拉和伊絲維特連番重擊。阿卡拉特渾身綻放光芒。

門徒一行人越戰越勇，但鼠群無窮無盡，眼看就要將他們一

舉淹沒。

此時一名勇猛的安巴魯戰士殺入戰局。在他矛尖連點之



戰士輕蔑一笑。「只有蠢蛋

和惡人才會在入夜後走進叢

林。」

「我們不是惡人。」阿卡拉

特說。「但也不敢說自己有

多聰明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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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鼠輩紛紛斃命，本欲茹毛飲血的囓齒大軍群開始退卻。

剩餘的老鼠紛紛遁入黑暗之中。

門徒還來不及感謝安巴魯戰士的救命之恩，這名陌客已

經舉矛指向阿卡拉特。「你是什麼東西？」他問道。

門徒趕緊上前救駕，但阿卡拉特只是雲淡風輕地瞥向他

們一眼，示意他們冷靜。接著他收劍入鞘，舉起空無一物的

雙手。「我的名字叫阿卡拉特。」他說。「我們只是行經此

處的旅人。」

戰士輕蔑一笑。「只有蠢蛋和惡人才會在入夜後走進叢

林。」

「我們不是惡人。」阿卡拉特說。「但也不敢說自己有

多聰明就是了。」

「你光著腳泡在髒水裡，這還不夠明顯嗎。」戰士說

道。

阿卡拉特大笑。「那你呢？你不也跑到叢林裡，和我們

一樣？你絕對不是惡人，而我看你也不像蠢蛋。」

戰士仍未放下戒心，但阿卡拉特和門徒表露沒有敵意

的舉動似乎讓他頗感受用。他收回手上的矛。「我在找我弟

弟。他本來今天要從鄰村回來，但遲遲不見他的人影，連個

消息也沒有。」

「我們可以幫忙找人。」伊絲維特說。

戰士看著她，流露出驚訝和懷疑的神色。「你為什麼要

幫一個陌生人找另一個陌生人？」

伊絲維特答道：「我們對你來說也是陌生人，但你仍然

二話不說出手相救。只要有需要，自然會伸出援手。」

「說得好。」那人說道。「你們既然如此仗義，我當然

是萬分感激。只是我們恐怕得等到日出才能行動。這裡潛伏

著更兇險的生物不得不防，牠們聞到死亡的氣味鐵定會傾巢

而出。」

阿卡拉特說：「那麼等到明日天一亮，我們就幫你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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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圖賽加。」那人說著，環視起周遭一番血戰後

的慘況。「殺死這些可憐的生物真教人難過。在古老的故事

中，牠們只吃葉子和草維生。這種動物生性怕羞，性情溫

和。都是惡魔種子害牠們發狂的，真是冤枉啊。」

「什麼惡魔種子？」古伊拉問道。

「肆虐納漢圖的憎恨疫病，它不屬於這裡。」圖賽加說

道。

「正是如此。」阿卡拉特說著，突然一副若有所思的模

樣，他總算摸索出宿敵的輪廓了。「這股腐化挾帶著滿滿的

憎恨。」

與阿卡拉特心有靈犀的伊絲維特見狀問道：「你在煩惱

什麼？」

「沒什麼，你不用擔心。」阿卡拉特說。

接著圖賽加帶領阿卡拉特和眾門徒回到村子，一行人這

才得知原來他地位崇高，身兼治療師和領袖的身分。他邀請

阿卡拉特和門徒一夥人進屋作客，裡頭存滿了各式各樣的花

草根莖，用於熬製療方和藥水。

「看來你懂得不少，也相當有本事。」伊絲維特說道。

「我熬煮的靈藥只能起到輔助治療的效果。」圖賽加答

道。

「那主要得靠什麼？」伊絲維特問下去。

「靈魂。」圖賽加對答如流。「如果靈魂破滅，不管我

再怎麼救治都是無力回天。」

這番回答令阿卡拉特醍醐灌頂，他相信聖光注定要兩人

相遇，而圖賽加日後方才明白這個道理。

翌晨，一行人出發前往叢林尋找圖賽加弟弟的下落。在

圖賽加的指點下，眾門徒對納漢圖有了全新的認識。他教導

眾人尋找乾燥路徑的訣竅、如何避開無底泥坑，否則行經的

時候只要一個不小心便會陷下去，永遠不見天日。他教導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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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辨可食用的植物，以及轉眼間要人命的有毒草木、如何

聽出野獸的攻擊訊號，避免無意義的衝突。這才是納漢圖真

正的樣貌。

「你為什麼要留在這個幾已埋沒的地方？」古伊拉向他

問道。

圖賽加思索片刻，這才開口。「因為我還感覺得到這片

土地的靈魂，它比惡魔種子還要堅強。」

「我也有同感。」阿卡拉特說。「打從踏入納漢圖叢林

的那一刻起，我便有回到家的感覺。仿佛一生尋尋覓覓、不

知所以，最後終於豁然開朗。」

「師尊，靈魂是什麼？」艾達文問道。

「我不知道。」阿卡拉特說道。「但我確實能感受到靈

魂的存在。」

「靈魂是不是和聖光一樣？」古伊拉問。

「恐怕不是這樣。」阿卡拉特說。「應該說聖光開了我

的眼，讓我見識到靈魂。」

他們繼續尋找圖賽加的弟弟，最後來到了一處孤宅。圖

賽加本打算詢問裡頭的居民知不知道他弟弟的下落。他驚覺

問了也是白問，因為這裡的人不久前都遭到殺害了。他們破

碎的屍體三兩成堆，成群蒼蠅在上頭飛舞。地上灑滿鮮血。

伊斯塔貝拉屈膝查看一名孩童的屍塊，不禁哭出聲來。眾人

為此處的悽慘景況震懾，許久都說不出話來。而圖賽加在屍

首之間找到了弟弟。他的眼睛被挖出來，耳鼻從臉上分了

家，但圖賽加還是從屍體脖子上戴著的串珠認出他來。阿卡

拉特和門徒協助圖賽加湊齊屍身，將亡者的遺骸投入火堆，

就此送他們一程。

「圖賽加，我對於你的悲慟深感遺憾。」阿卡拉特說。

接著伊斯塔貝拉開口道：「都是我們害的。你如果沒有

來幫我們，而是找到這裡的話，說不定就能救到人了。」

圖賽加搖搖頭。「如果發現你們的是我弟弟，他肯定也



「當時你若是在場，恐怕也

會和弟弟一同喪命。縱使你

武藝再高強，也沒辦法阻止

這場屠殺。看來你還背負著

使命，因此命不該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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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做出同樣的選擇。能為族人奮戰而死，那也不枉此生了。

」

古伊拉為亡者感到憤恨不平，於是說道：「如果這裡的

人民能夠施展聖光之力，也許就能活下來了。」

但阿卡拉特隨即出言安撫：「聖光沒辦法消除世上所

有的苦難和死亡。聖光沒有這等大能，我們追尋聖光也不是

為了這個目的。」接著他轉向圖賽加說道：「當時你若是在

場，恐怕也會和弟弟一同喪命。縱使你武藝再高強，也沒辦

法阻止這場屠殺。看來你還背負著使命，因此命不該絕。」

「什麼使命？」圖賽加問。

「我們來此是為了祛除附著在納漢圖的腐化。」阿卡拉

特說道。「我相信你可以幫助我們達成使命。」

「可能嗎？」圖賽加問。「你憑什麼對抗邪惡？」

「我誰也不是。」阿卡拉特說。

於是阿卡拉特教導圖賽加認識聖光，並請圖賽加帶他去

親眼見識孳生腐化的其中一處惡魔種子所在地。接著阿卡拉

特和眾門徒施展聖光照耀盤根錯節的憎恨種子，就連其中埋

藏的極惡也無法承受這等威力。隨著鬚根逐漸凋敝，種子不

復存在。在場親眼見證的圖賽加成為了阿卡拉特的第五位門

徒，而後便引領阿卡拉特一行人繼續尋找叢林中的其他憎恨

種子。他們共同面臨無數凶險，捱過重重磨難，歷經千辛萬

苦，這些自是不在話下。

漸漸地，在聖光的眷顧和阿卡拉特門徒一行人的奔走之

下，納漢圖的一小部分開始痊癒。關於這場奇蹟的消息傳回

了卡爾蒂姆，許久以來商人們頭一次將目光投向南方，重新

打量起叢林的豐饒富庶。後來有一名出身豪門的年輕貴族不

遠千里，前來進行貿易。此行並非出於自願，而是為了履行

職責，走上旁人代為規劃的人生。儘管如此，這名青年仍懷

著一顆慈愛、好奇和熱忱的心靈，在聽聞了阿卡拉特的事蹟

後便找上門來，踏上了聖光指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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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叫什麼名字？」阿卡拉特問道。

「我叫賈林。」青年回答。

在聖光的照耀之下，阿卡拉特一眼看穿了賈林的處境。

「你就像困在籠裡的隼鷹。」他說。「本該翱翔於天上，奈

何有翅難伸。你想要自由嗎？」

阿卡拉特的真知灼見令賈林愣了半晌，隨即泣淚說道：

「你怎麼知道的，我們明明非親非故，甚至就連我自己都不

瞭解自己？」

「在聖光之下，沒有什麼非親非故。」阿卡拉特說道。

「你能放我自由嗎？」賈林問。

「不。」阿卡拉特說。「你確實是籠中之鳥，但你同時

也是獄卒。我沒辦法還你自由，因為鑰匙其實握在你手上。

」

賈林問道：「我到底該怎麼辦？」

「答案藏在你的心中。」阿卡拉特答道。他伸出手蓋住

青年的雙目，在這一片黑暗之中賈林首次看見了聖光，從此

大開眼界。

此後賈林轉身離開商場，成為阿卡拉特的第六位、同時

也是最年輕的門徒。一行人夙夜匪懈治癒納漢圖，終於所有

水域都恢復往昔的清澈，樹上結出的果實由苦轉甜，飛禽走

獸再次回到安居的樂土。風雨洗淨了惡毒的腐敗臭氣，自然

生死的芬芳再次飄散空中，伴隨著悠揚婉轉的鳥鳴。

每到傍晚，圖賽加都會站在門前大口吐息，享受那股清

新甘甜。有天晚上他開口說道：「以前我曾經懷疑古老的故

事是否屬實。曾經我很難相信故事中描繪的大地是否真的存

在。現在我知道祖先果然沒有騙人。終於，我們的納漢圖變

回了故事中的模樣。終於，夢中的納漢圖在我醒來後仍然安

在，我再也不用害怕夢醒時分。」

阿卡拉特真心為圖賽加感到高興，但他的心中卻隱隱藏

著一股憂慮，彷彿看不見的宿敵仍陰魂不散，而他也明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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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極惡絕不會輕易罷休。他曉悟到自己的志業仍未完成。

「納漢圖是無價之寶。」他對門徒說。「對我個人來

說，更是無可取代的寶貝。這裡還有好多我們可以學到的東

西，是聖休亞瑞其他地方都教不來的。但想要體悟宏大的真

理，我們首先必須證明資格。」

這項迎面而來的挑戰令眾門徒心生猶疑。他們並不懷疑

聖光，而是質疑自己。

古伊拉說：「我來自卡基斯坦的沙漠。恐怕納漢圖是不

會承認我的吧，畢竟我的家人與此地毫無瓜葛。」

阿卡拉特回道：「所謂家人並不侷限於血脈。家園也不

僅僅是遮風避雨的地方。相處起來最像家人的人就是家人，

而家園就是有家人在的地方。你就是我的家人，古伊拉。而

我正好是納漢圖人。」

接著伊斯塔貝拉問道：「還有什麼秘密是我們沒有揭開

的嗎？」

「納漢圖從不藏私。」阿卡拉特答道。「只有還沒有準

備打開眼睛的人才看不到真理。「伊斯塔貝拉，所謂體悟真

理並不是像偷師那樣，真理本身就是贈禮。」

艾達文繼續問道：「師尊，我將我們一路以來的足跡都

記錄下來了。我們至今仍未探索極南之處。該不會我們尋覓

的真理就該往那裡去找。」

阿卡拉特答道：「你繪製的精美地圖其實只記錄了你至

今所相信的一切。新的真理沒有辦法這樣找到。我們必須聽

從內心的指引迎向聖光，因為聖光終將揭露一切真理。」

圖賽加接著說道：「在你們到來以前，我沒有拯救納漢

圖的力量。任憑我再怎麼努力都是徒然。為什麼如今大地就

願意相信我了？」

阿卡拉特回答：「正如同再微弱的燭光都和太陽一樣綻

放出光明，最輕微的善意也是出自於和最偉大的犧牲一樣的

愛心。聖光就是聖光，圖賽加。是你心中的聖光讓你脫胎換



阿卡拉特答道：「可是我也

是有缺陷的，這一點老朋友

你也很清楚。世上哪來的完

人。人生在世，誰沒有失敗

退縮過。所以我們才要內求

聖光。聖光從來不會退縮。

更何況我總有離開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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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於是賈林開口了：「你們有智慧多了，也比我堅強許

多。相較之下，我在聖光面前不過像個小孩一樣。我還不夠

格。」

阿卡拉特答道：「兩顆橡實落在林子裡。其中一顆落

在溪邊，周圍陽光普照。它輕輕鬆鬆紮根並汲取營養，開始

成長茁壯。另一顆橡實落在堅硬的地面，埋沒在其他老樹的

樹蔭下。為了吸收水分，它必須極力向下紮根。為了照到陽

光，它必須拚命尋找空隙。後來有一天，一場強風暴雪襲

來。賈林，你告訴我，哪一棵樹比較能耐得住風暴呢？」

「第二棵。」賈林說道。

「正是如此。」阿卡拉特說。「玉不琢不成器，真金還

需火煉。你生下來時就像第一顆橡實，但後來你選擇了第二

顆橡實的路。你只是還不知道自己的能耐，千萬不要妄自菲

薄。」

然後伊絲維特對阿卡拉特說：「有你在，一切就有希

望。只要你繼續帶領我們，我們就能證明自己。」

阿卡拉特答道：「可是我也是有缺陷的，這一點老朋友

你也很清楚。世上哪來的完人。人生在世，誰沒有失敗退縮

過。所以我們才要內求聖光。聖光從來不會退縮。更何況我

總有離開的時候。伊絲維特你也是。人終有一死，但內心的

聖光永遠常在。」

在這番醍醐灌頂後，眾門徒懷著煥然一新的心情繼續跟

隨阿卡拉特。他們整整齋戒了八天，靜聽內心的聖光。到了

第九天一行人前進叢林，跟隨心中湧現的指引，如同沿河溯

源那般。他們來到了一處不曾在艾達文的地圖中記載的雨林

空地。在我們的故事中那片林地稱為納漢圖的贈禮，須以感

佩之情待之。其中的經過只有魂靈師知曉，絕不可外傳。因

為這一切太過於神聖難解，無論是再強烈的措辭、再宏大的

文句都難以臨摹，一訴諸言語便失了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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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最多只能透露，阿卡拉特歷經長久冥想和反思，發

現了一個有別於紅塵俗世的魂靈之境。打從他來到納漢圖之

時，魂靈之境便與他同在，但直到這一刻他才真正看清。阿

卡拉特是第一個踏入境界的人。

魂靈之境既是地方又不是地方，既不存在卻無所不在。

他遇到了各式各樣的花草禽獸。有些生物的外貌是阿卡拉特

所熟知的。有些則狀似古怪，乍看之下還能看出原型，但此

後便長成超脫肉體凡胎的樣貌。此處奇險的瑰麗令阿卡拉特

驚奇不已。他流連忘返，這才猛地醒悟過來。他擔心永遠迷

失在此處，無法回到俗世，但聖光為他指出歸途。回到納漢

圖的林地後，他將所見所聞全盤托出。眾門徒頓時難以心領

神會。

「魂靈之境是在聖休亞瑞的某一處嗎？」伊斯塔貝拉問

道。

阿卡拉特尋思良久，方才回答。「我覺得說魂靈之境是

聖休亞瑞的一部分，就像說雙子海是艾斯圖爾的一部分。大

地和海洋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卻又大相逕庭。」

「哪一個比較早出現？」艾達文問道。「是肉身還是靈

魂？聖休亞瑞和魂靈之境誰先誰後？」

阿卡拉特聳聳肩。「是海洋包圍陸地，還是陸地隔絕

海洋？我只知道不管在海上還是在陸上，聖光都同樣綻放光

明。」

「魂靈之境存在多久了，而我們一直都沒發現？」圖賽

加問。

阿卡拉特回答他：「可能從聖休亞瑞創世以來就存在

了。也有可能是後來才出現的。我只知道魂靈之境非常古

老，就和海洋一樣遼闊深邃，危機四伏。」

門徒們希望能親自一探究竟。阿卡拉特教導他們方法，

於是一行人在魂靈之境中度過了一段時日。門徒學到的知識

後來成為了魂靈師的基礎，但他們當時一心一意探索新知，



因此，千萬小心那些聲稱

知道通往救贖唯一路徑的指

引。不要相信教堂的經文。

真正該銘記在心的是，聖光

不在於信奉的領袖，不在於

既存的路途，不在於奉行的

規律。聖光不存在康莊大

道，而在於披荊斬棘，如此

聖光便永遠不會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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渾然不覺邪惡悄悄捲土重來。在叢林的最深處，憎恨種子再

度萌芽。

打從阿卡拉特初訪魂靈之境，他時常自問聖光引導他踏

入此處的原因，以及有何使命在等著他。隨著時間過去，他

逐漸認識守護境界的偉大存在，並向祂們學到了許多智慧。

魂靈之中最為崇高的當屬阿布蘭，有一天祂向阿卡拉特提出

警告。

阿布蘭透露腐化回到了阿卡拉特的故鄉，除非阿卡拉特

斬除根源，否則憎恨種子的孳長將永無止境。聽聞這番警訊

後，長久盤據於阿卡拉特內心深處的宿敵就此露出真面目，

他終於領悟人生最後的使命。他向阿布蘭道謝，但並未向門

徒透露隻字片語。他指示門徒在魂靈之境和聖休亞瑞修築聖

光墓室，這座堡壘將阻絕邪惡，為追尋聖光的信徒提供庇護

和安寧。

在墓室落成前夕，阿卡拉特召集門徒舉辦慶宴。席間眾

人高聲歌唱，曲調間充滿聖光。他們翩翩起舞，聖光從頭到

腳充盈體內。他們說起故事，紀念一齊度過的時光。阿卡拉

特站在門徒面前看著，心中滿懷慈愛和歡喜。他發出的光采

如寶石耀眼，於是說出了最後的辭別之句。

「我親愛的朋友。因為你們心中的聖光，我才能發現

自己內心的聖光。我們同心同念。就算以後各奔東西，要知

道你們與我同在，而我也與你們同在，什麼也無法打破聖光

締結的緣分。但只要稍有不慎，有一股力量卻有可能使我們

決裂，那就是憎恨的力量。今晚我們慶祝大家的成就，但要

記得戰勝邪惡只是一時的，所以你們務必時刻警惕。記住最

堅硬的鋼鐵也會生鏽，最堅強的心靈也會孳生憎恨。假以時

日，憎恨將腐化最高潔的善意，打破最緊密的情誼，將真理

的道途導向黑暗。安巴魯族很清楚叢林能將道路埋沒，卡爾

蒂姆的商人也明白坦途可以轉眼化為黃沙的道理。因此，千

萬小心那些聲稱知道通往救贖唯一路徑的指引。不要相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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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經文。真正該銘記在心的是，聖光不在於信奉的領袖，

不在於既存的路途，不在於奉行的規律。聖光不存在康莊大

道，而在於披荊斬棘，如此聖光便永遠不會遠去。」

阿卡拉特的話語令伊絲維特惴惴不安。「你說得好像要

離開我們了。」

阿卡拉特擁抱她並說道：「生死無常，人生難料。我們

說的每一句話都有可能成為遺言，每次別離都有可能再難相

見。」

門徒們不敢想像沒有阿卡拉特的日子，於是他們強將憂

慮藏在心中，繼續載歌載舞。但伊絲維特關懷摯友之深，根

本無心作樂。是夜她密切留意阿卡拉特，見他在黎明前起身

並孤身走入雨林，便跟在後頭打探他的一舉一動。

阿卡拉特來到憎恨種子捲土重來的地方，只見種子所及

之處，全都變回了他和門徒乍到納漢圖所見的慘況。一切的

醜惡，皆肇因於遠處一座地獄湧泉流出的漆黑毒水。

阿卡拉特再次祛除憎恨種子，淨化這片大地。伊絲維

特本想不顧跟蹤一事曝光，正打算出手相助，但眼見他聖光

充沛，自己顯然是白白操心。當被毒水逼瘋的叢林動物撲向

阿卡拉特，伊絲維特差點就要衝上前助陣了，但他仍從容不

迫。不分蟒蛇、飛鳥、還是龐大的巨猩，阿卡拉特一律不還

擊，而是以聖光治療生病的動物。於是伊絲維特繼續隱藏身

形，只能不甘不願地放他一人獨闖密林，為自己的行徑感到

羞愧。

叢林愈發茂密。腐化愈發強烈。伊絲維特吸入的空氣

滿是灼燒口舌的憎恨氣息。那股邪惡幾乎就要壓垮她的身心

靈。她差一點就要落荒而逃，但她心念聖光，重拾勇氣。她

跟在阿卡拉特身後，看著她進入一座黑暗的洞窟，心知詛咒

納漢圖的罪魁禍首就藏在其中。縱使阿卡拉特神功蓋世，她

仍擔憂不已。她從未感受過如此深沉的邪惡。她的心靈從未

接觸過如此熱切的憎恨。憎恨從她周遭的腐化湧出，深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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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吞噬整座叢林。

在那洞窟中，阿卡拉特和狼終於相遇。倘若那是一頭

尋常的狼，他二話不說便會出手治癒。但他面前的狼虛有其

表，只不過是披著狼皮行動發聲的惡魔。它的話音剮肉刺

骨，令伊絲維特痛苦不堪。劇烈的痛楚令她動彈不得、難以

言語，但仍比不上無法與阿卡拉特同生共死的傷痛。許多人

相信由於有聖光支撐到最後，她才得以活下來見證阿卡拉特

慷慨捐軀。

據說阿卡拉特和狼之間的惡戰，連大地都為之動搖。

這場驚天對決震撼了納漢圖全境。林木傾倒、河流改道，飛

禽走獸嗚鳴瑟縮。儘管阿卡拉特使出渾身解數，但他以凡人

之軀面對如此凶煞，心裡隱然明白自己走到了盡頭。激戰持

續進行，他逐漸感受到肉體凡胎無可避免的疲累，開始在四

肢累積。與其奮戰至死而讓宿敵揚長而去，阿卡拉特選擇用

自己的方式結束這場戰鬥。他賣了個破綻，心知餓壞的狼定

會張口咬來。狼這一下咬得過深，反讓阿卡拉特趁機將它抱

住，一時無法掙脫。阿卡拉特釋放出全身全靈的聖光，綻放

出嫉惡如仇的天威輝煌，宛如天上的太陽親自降臨洞中。

狼放聲怒號。狼烈焰灼身。聖光穿透了表面的毛皮，

將它的骨肉烙成薪燼。氣力放盡的阿卡拉特再也無法拘束住

狼，於是只得放手。惡魔旋即遁入洞窟深處，頭也不回地下

探至隧道盡頭，回到它原來的歸處。狼從未嘗過這等苦楚。

狼從未嘗過這等恐懼。狼會永遠記得，並將這份記憶化為養

分，催生出惦記著阿卡拉特和納漢圖的憎恨。

伊絲維特連忙奔至阿卡拉特身旁，跪地將他擁入懷中，

淚水滴落他的臉龐。他連開口說話的力氣都不剩下，但既然

在最後一刻見到了摯友，便欣喜地含笑而終。

伊絲維特將他的遺體帶出叢林，沒有一句哀悼之詞能夠

撫平眾門徒的哀慟。

「是我辜負了他。」伊絲維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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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辜負了他。」伊斯塔貝拉說道。

「我相信不是這樣。」賈林說。「我和你們一樣敬愛

他，儘管時間沒有像你們那樣長久。如果我們就這樣白白讓

他犧牲了，那才是真正辜負了他。」

「我們該怎麼紀念他？」艾達文問道。

古伊拉回答：「阿卡拉特已經不在了，他的使命便由

我們繼承。我們一定要讓所有人都認識真理，得到聖光的庇

佑。」

「對。」賈林說。「我們一定要把他的教誨一五一十寫

下來，這樣才能傳達他的福音。」

這番話令伊絲維特勃然大怒。「你要我們撰寫經文？你

是昨晚喝茫了嗎？你忘了他是怎麼教導我們的？聖光之道不

存在康莊大道，而在於披荊斬棘。」

「你想清楚一點。」伊斯塔貝拉說道。「我們才六個

人，要怎麼教導全聖休亞瑞？」

圖賽加接著說道：「我們納漢圖人一向仰賴自古流傳的

民間故事忠實記述真理，如此代代相傳下來。」

「如此甚好。」賈林說道。「我們透過故事、傳說、繪

畫和歌謠記載阿卡拉特的真實事蹟和教誨，如同乘風的種子

般流傳到各地。」

伊絲維特仍未讓步，她說道：「世上沒有純然無垢、不

怕憎恨腐化的事物，除了聖光本身。」

「沒錯」。古伊拉說。「所以我們一定要事事秉持著聖

光而行，守護聖光免受腐化。」

伊斯塔貝拉、艾達文和圖賽加都同意古伊拉和賈林的

意見。於是伊絲維特縱有疑慮，也只得暫且作罷。眾門徒一

起打點阿卡拉特的遺體，為他清洗傷口和著衣打扮。伊絲維

特想起阿卡拉特母親的玉雕，打算讓他握在手裡踏上最後一

程。但她遍尋不著，恐怕雕像是在最終血戰之際遺落在叢林

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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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她的遺體安置在聖光墓室裡吧。」伊絲維特

說。「這樣就不怕膽大妄為之徒前來滋擾了。」

於是門徒們將阿卡拉特的遺體帶往魂靈之境，一起為他

完成聖光墓室最後的建造工作。伊斯塔貝拉布置了精妙的防

衛措施鎮守他的墓室。事成之後，門徒一一致上臨別之詞。

由於沒有第三者在場，就連魂靈師也不知道辭別的內容。伊

絲維特獨自沉浸在哀傷終許久，是最後一個離開的人。於是

他們封住阿卡拉特的安息之地，他便這麼靜靜地躺在聖光墓

室之中，遠離一切腐化和衰敗。

阿卡拉特來到納漢圖的故事到此結束。我允許這段故事

書寫下來，儘管這麼做違背了阿卡拉特的意願，但卻又有其

必要。如此是因為謊言已經化為文字了。如果紙筆和言語變

成了戰場，真理絕不能怯於交鋒。你們可聽清楚了，鋪陳聖

光坦途、卻又假奉阿卡拉特的名義圖謀私利的毛賊？現在還

猶時未晚，還來得及回頭。縱使憎恨纏身，心中的聖光也不

會消散。聽從聖光，踏上正途吧。


